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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周末，与朋友一起去城郊爬山。那
是一座不太高的山，但十分陡峭。

去山顶有两条道，一条是盘山公路，从山
脚蜿蜒到山顶；另一条是笔直的云梯，仅有盘
山公路四分之一的路程。朋友走盘山公路，我
走云梯，我们约定在山顶会合。我暗自埋怨朋
友犯傻，有近道不走，偏要绕远路。

沿着云梯，我一阶一阶向山顶赶去。一路
上，两旁除了杂草就是参天大树，遮挡了晴空
白云。路很直，不一会儿工夫就爬到了山顶。
朋友肯定还在山腰慢慢前行，于是我坐在山顶
凉亭里休息。

半个小时后，朋友才不急不缓地走上来，
与他同行的还有位不相识的老人。看情形，他
们交谈甚欢。老人走近我，问道：“小伙子，是
从云梯上来的吧？”我点点头，没有吱声。

朋友说：“你没和我走盘山公路实在太可
惜了。我在山腰看到，东面是城市林立的楼
群；南面远处有一面湖泊，像大大的镜子；北
面，我为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着迷了……真是
太美，太意外了。这一路，视野越来越辽阔，心
情也欢快起来。”

听后，我很诧异，在山腰真的能看到那么
多美丽的风景吗？我不信，决定下山时和他们
一起走盘山公路。

奇怪的是，许多人爬到山顶，休息不到十分
钟就下了山。我问老人为什么，他笑而不答。
随后，我们下山。路上，我抱怨最近心情不好，
做事不顺利，总要走很多弯路才能得到结果。

老人一直默默地听着。我们在一块大石
头上坐下，老人指着脚下的路说：“以前，只有
你刚才走的那条云梯能通往山顶，上山的游客
很少。后来，政府修了这条盘山公路，来游玩
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游客来登山，一是为锻炼
筋骨，另外就是沿途观赏风景，所以在山顶不
会停留很久。”

下山时，春风拂面，天蓝云淡，城市、田野、
山村、河流尽收眼底，每一处都是独特的秀丽
风景，让人流连。猛然间想起才女张爱玲的一
句话：“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
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的确如此，工
作中的曲曲折折教我们为人处世，生活里的喜
怒哀乐助我们成长成熟。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登山游赏时，往往
弯路藏幽，别有洞天。告诫
自己，今后切莫因怕走
弯路而错过丰富多
彩的人生。

春山可望 弯路藏幽
◎汪亭（安徽合肥）

为了一个人，我和堂弟“反目成仇”了。
我们在山坡上打了一架，周遭的桃树遭了
殃，枝条被我们当作武器，桃花纷纷，像雪花
飘零。

我纯属狗咬耗子，只是好奇了一点。问
堂弟，他是不是大爹的种？堂弟勃然大怒，
直接一拳把我撂倒。

那个“他”，那张脸，和大爹一模一样。
但“他”却管另一个人喊爹。

那个被“他”喊作爹的人，还经常跑到大
爹家，叽叽咕咕一说就是半天。来的时候，手
里夹着一杆烟枪。那杆烟枪，一头有铜制的
烟头，油光发亮。吸嘴的地方，乌漆麻黑。
他鼓起腮帮子狠狠地吸上一口，烟叶的“火
线”明显亮了一下，烟雾便浓浓地冒了出来。

我怕那个人，一是受不了叶子烟的气味，
二是怕他“胡作非为”。我们家和大爹家，瓦
连瓦，墙对墙，他到大爹家，就是到我家，我惹
不起也躲不起。一般的情况是，他一过来，
大爹忙着端凳子，而我的父亲，也会忙着招
呼。一般说法是：“何队长，你啷个恁么早！”

他总爱捏我的耳朵。不是抚摸，是使劲
地扭转。我路过他的身旁，只感到一阵风驰
电掣，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控制住我
的耳朵，像一把钳子，让我根本无法动弹。

想来自然是自己找虐，我可以不去他的
面前晃，但是，好奇害死猫。我就想看看那
个“他”，到底和谁像。

我告诉老爸我的发现，村里那个“他”好
像大爹啊！父亲正在吃饭，端着的碗咣当一
下就砸在桌上。一贯暴躁的父亲，突然一个
耳光给我甩过来。

我被打得发懵。母亲拉起我，吼我，还
不去读书，都快迟到了。

大爹于我，有点陌生而神秘。
别人都喊他书记，见到他一脸笑容恭恭

敬敬，而后他们关上门，说上半天都不见出
来。也有人怀里揣了东西。最后，我看见大
爹黑着脸出来，把人送走。来人讪讪地笑，
不停地说着感谢。除了对何队长，不管他们
说多久，大爹都一脸笑容。我和堂弟吹牛，
说你爹好威风啊。堂弟趁着阳光翻开棉袄
找虱子，不理我。我又问，大爹今天又去哪
里了？弟弟说，开会去了。

我是见过大爹开会的。他一个人坐在
正中，四方桌上摆着一个搪瓷盅盅，盅盅上
有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大爹声如洪钟，
他的嘴唇四周，不断有白色的泡沫涌现。下
面的一群人，女的拿着鞋垫，垫着顶针，边听
边纳。男的呢，打着蒲扇，半天摇一下。

大爹似乎在说种树的事。这个事，他对

母亲也说过，让我们家带头种。母亲说，地
里种了树，以后每天早上起来就吃桃子？大
爹一愣，有些不屑，你让兄弟过来和我说吧。

母亲顿时喋喋不休。母亲对大爹说，你
作为家里的大哥，还是个当官的，不如一个
外人，经常让自家人吃亏。父亲在一旁，没
帮着母亲，反而制止母亲不要说，这种胳膊
肘往外拐的做法，让母亲更为恼怒。

大爹口才非凡，他三下五除二，让母亲
无言以对。大爹总结起来有四条，一是他不
回来，早就是国家干部，那会干这个活受这
份气。二是如果没有他，我老爸哪能有工
作，没有工作，哪有你们这个家。三是正因
为是个干部，才不能让亲戚朋友占便宜。四
是种树是件好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母亲一听就急了，口不择言，说，那让何
家先种！大爹脸色突变，黑青着一张脸，进
屋，摔门。父亲一看大事不好，大骂母亲，两
个人抱在一起打成一团。

村里陆陆续续有人种树，大爹先把自家
山头的杂树去掉，组织几个人，趁着阳春三
月，把苗子栽下。何队长跟着他，一起挖窝
子。我看见何队长的额头，几颗豆大的汗
珠。他招呼我过去，我怯怯地不敢动，隐约
觉得耳朵疼。

父亲也在，大爹笑着对父亲说，你看看
我会不会饿死，看看我的锅里煮不煮桃子？
父亲笑得极不自然。回去，借故又和母亲大
吵一架。

似乎第二年，大爹家的桃树就开花了。
我上学放学的路上，看见一丛丛盛开的桃花，
像女人涂抹的腮红，乡间顿时多了一份生机
和灵性，少了许多灰暗和沧桑。一些外乡人，
竟然也跑了过来，在花边钓鱼，一脸满足。

我听见有人在背后议论，说“花书记”还
是有几把刷子的。我回来给父亲报告，父亲
笑着说，他们都懂就可以当书记了。

等我真懂的时候，已人到中年。从城里
到乡下，又从乡下到城里，经历脱贫攻坚，和
乡村干部一起战天斗地，历经千辛万苦之
后，我才懂得，大爹当年是多么不容易。

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年关于大爹的“桃
色”事件，背后其实是无比的悲壮。农业学
大寨时，大爹和队长一起修筑堰塘，队长一
个趔趄，垒夯石倒了下去，直接砸中队长的要
害，队长只有三个女儿，再无儿子。大爹愧疚
不已，把家里的长子连哄带骗过继给了他。

大爹病重快走的时候，我到医院看望，
意外看到那个“他”也来了，在床头哭得语不
成调，像一个孩子搂着大爹干枯的身子：爸，
我其实不恨你……

大爹的“桃事”
◎廖天元（四川南充）


